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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四月，明媚的春色中，上海进入了百花争艳
的赏花季，周末郊区绿地游人如织，享受着惬意的时
光。郊外的田垄暖棚间，各类瓜果鲜蔬也正在茁壮成
长，孕育着即将到来的丰收时节。这一生机勃勃景象
的出现，养蜂人和他们的蜜蜂功不可没。

养蜂曾是上海郊区非常普遍的副业之一，特别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崇明、浦东、金山等地蜂农的身影
曾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们跟随着花期寻找蜜源，让上
海的蜂产品畅销全国甚至远销海外。随着时代变迁，
上海养蜂业逐渐式微，养蜂人也面临着逐渐老去、后继
无人的局面。如今，上海只剩下   多位本地养蜂人，
而这一数字仍在逐年递减，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是，对
于农业与城市生态极为重要的养蜂业，将以何种方式
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奉贤区金汇镇南行旺苑，是个

新建的居民小区。曾经的远郊乡野

被一排排高层住宅楼所取代，农民

们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宅基与田地上

楼成了新市民，其中就包括73岁的

唐吉臣，他是远近闻名的养蜂好手。

跟随着老唐，记者来到小区附

近的空地，几个蜂箱放在不起眼的

角落。“现在找个地方养蜂真不容

易，经常被人赶来赶去。”老唐一边

说着，一边在没有穿戴防护装备的

情况下打开蜂箱，只见密密麻麻数

百只蜜蜂附着在巢框上，似乎对主

人的打扰习以为常，并没有被惊吓

到，只是埋头忙碌着自己的“工作”。

老唐与蜜蜂打了五十多年的交

道，眼前这些意大利蜜蜂（简称“意

蜂”）是养蜂业首选，引入中国后迅速

普及。旁边一个较小的蜂箱，则是养

殖本地品种中华蜜蜂，被称为“中

蜂”。相比之下，两者各有特色，“意

蜂”性格较好，不太主动蜇人，体形较

大，采蜜量非常高。而“中蜂”性子较

野，体形较小，采蜜量不如“意蜂”，优

点是比较“好养活”，对病虫害的抵抗

性较强，且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也能

持续采蜜，因此几种特定植物的采蜜

与授粉只能由“中蜂”完成。

“不管是‘意蜂’还是‘中蜂’，不

了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害怕，所以

养蜂只能在远郊。”老唐说，以往上

海农村并没有这个问题，但现在随

着城市扩张，城市与郊区的边界开

始变得模糊，很难找到纯粹意义上

的远离人群的养蜂场所。被投诉、

被举报、被赶来赶去，对于养蜂人而

言已是常态，老唐苦笑说他们到处

被人嫌弃，原因在于公众对于蜜蜂

的了解极为缺乏，殊不知这些小生

物对于人类的生活极为重要。

70%的开花植物要结果，都需

要昆虫授粉，蜜蜂就是主要的传粉

者之一，而黄瓜、草莓、西瓜、生梨等

等重要经济农作物都需要蜜蜂。在

绿色生态种植被格外重视的当下，

利用蜜蜂而非人工授粉成了趋势。

老唐除了养蜂卖蜜之外，另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为种植业提供授粉服

务，例如近期许多草莓种植户就排

着队找他，服务供不应求，原因是本

地蜂农太少了。

公众缺乏了解

“现在养蜂赚不到什么钱了，性

价比太低，只能随便养养补贴一些家

用。”从鼎盛时期的两百多箱，到如今

只在家附近养个十几箱“玩玩”，对于

老唐而言，坚持养蜂已经有些力不从

心，寻思着哪一天彻底退休安心养

老。既有些舍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这位从17岁入行的老蜂农，亲身经

历了上海养蜂业兴衰的全过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养蜂职业

在上海农村极受欢迎，原因是收入

极高。在人均二三十元收入的当

时，一个蜂农算上补贴，可以月入一

百多元，绝对属于高薪群体。而且

作为世界主要产地之一，中国蜂蜜

是那时非常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

品，国家对发展养蜂业极为重视，老

唐就是在那时入的行，成了一名生

产队的养蜂人。

每年春季，老唐便会带着蜜蜂坐

火车赶花期，开始一场纵横中国南北

的采蜜之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云

南到东北寻找蜜源。生产出高品质的

蜂蜜以及蜂王浆，养活一家老小的同

时也为国家赚到了宝贵的外汇，“为国

养蜂”的自豪以及传承自老一辈蜂农

的职业操守，让他对于自身专业以及

产品质量的要求极高。

随着时代变迁，上海的养蜂业

逐渐衰退。主要原因是随着改革开

放后百业兴起，农业人口大量转移

到别的行业。此外，随着蜜源产地

的减少、农药的使用，以及一些不法

商贩的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使得当

时国产蜂产品的口碑和品质在国内

外出现了垮塌，至今也难以完全恢

复到巅峰时的水准。同时，养蜂人

的收入也直线下降，作为当地最优

秀的养蜂人，老唐最高一年收入只

有10来万，和刚刚入行时相比工作

性价比降低不少。

“辛辛苦苦、起早摸黑，还要被

蜜蜂蜇，一年到头也赚不到多少钱，

很多人连销路都成问题。”老唐的子

女孙辈没有一人继承他的衣钵，难

得找到一个徒弟，免费提供蜂种，把

自己的心得倾囊相授，但最后徒弟

还是坚持不下去。去年老唐参加了

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举办的

培训班，得知全上海有证的养蜂人

只剩200人，而且年龄都很大，班上

最年轻的学员也有60岁。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养多久的

蜜蜂，可能再过几年就会彻底退休

吧。”老唐说，还是希望会有年轻人对

养蜂感兴趣，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见证鼎盛时期

意大利志愿者

“我与中国同行交流，都觉得在

城市养蜂是一种挑战，背后的深层

原因是城市的扩展与公众对于养蜂

重要性缺乏认知。”马可说，对于蜜

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会蜇人，

其实大部分人工饲养的蜜蜂脾气比

较温和，极少会主动攻击人，只要掌

握一定技巧和做好防护，是可以避免

危险发生的。此外，他在上海的七年

中，目睹了城市扩展，越来越多的郊

野已经或正在城市化，绿地公园虽

多，但人流量也大，适合放置蜂箱的

位置越来越少，人群与蜂群如何实现

和谐相处，成了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实即便在城市，一些高层建

筑的楼顶露台，是比较适合放置蜂

箱的位置，那里远离人群，能为周边

大片面积的植物授粉，但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政府部门和公众的支持。”

马可说，他希望学校能开设蜜蜂教

育相关的课程；政府部门也能重视

扶持养蜂人，鼓励人们养殖蜜蜂，或

是与他们这类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授

粉或科普活动；公众则能以更宽容

的态度看待蜜蜂。马可说，因为爱

上海，他想为它作些贡献，他很高兴

自己的养蜂技能帮上了忙。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

教授汤亮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上

海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生中华蜜蜂

种群数量开始回升，它们对一些本

土原生植物的授粉能力比意大利蜜

蜂更强，但问题是这些小生物非常

脆弱，动不动就会被“团灭”，加上市

民对所有蜂类都比较害怕，许多野

生蜜蜂巢往往被当成马蜂窝给“一

锅端”。在这种情况下，养蜂人为农

业和植物授粉提供稳定的渠道，是

城市生态链极为重要的一环。

“城市需要蜜蜂，但又不能扰

民，这就要通过科学管理与专业介

入来实现平衡。”汤亮说，在职业养蜂

人群体萎缩的当下，兴趣养蜂人接过

大旗，这肯定是件好事，代表着上海

在生态与昆虫教育上取得的成果。

“不起眼的小昆虫也是大自然重要一

环，蜜蜂更是重要的人类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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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浦江镇有一位养蜜蜂的

意大利人，就是老唐心心念念的“接

班人”。马可7年前来到上海，经营

一家公司，也是蜜蜂公益志愿者。

浦江镇联民村有大片油菜花，

马可在附近放置两个蜂箱，此刻他

的蜜蜂正在花丛中辛勤工作着。很

多村民感到很奇怪，一个老外为何

在上海养蜜蜂？马可解释说，这纯

属机缘巧合。在欧洲村镇，家庭养

蜂很常见，人们会养一些蜜蜂为农

作物授粉，顺便生产一些蜂产品自

用或售卖，他从25年前就开始养蜂，

开始主要是为了给自家的果树授

粉，后来逐渐发展为兴趣爱好。

来上海后，马可原以为养蜂生

涯就此结束。2023年，他又在闵行

郊外农场养了两箱中华蜜蜂，开始

是为了好玩，后来当地政府找到他，

问他能否帮忙授粉，而身边一些朋

友也对养蜂很感兴趣，周末会带着

孩子来参观。马可突然发现，养蜂

的爱好似乎又能派上用处了。

去年马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

为“UrbanBeesShanghai”（上海城

市蜜蜂）的非营利性志愿者组织，与

高校和政府部门开展合作，在上海

各区设立维护多个蜂箱，特别是本

地蜜蜂。在马可看来，建立这一兴

趣社群，除了助力提高城市生物多

样性与支持植物生长，更可开展公

众教育宣传。“其实不仅是上海，全

世界养蜂人的平均年龄都偏大，吸

引年轻人加入尤为重要。”马可说，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流行着一个俚语

叫“养蜂年龄”，特指40至50岁充满

魅力的成熟男性，但也体现了养蜂

行业当下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周末节假日，“上海城市蜜蜂”

经常会开展社群活动，例如邀请家

庭来到农场参观，在做好安全防护

的情况下近距离接触这些“授粉小

英雄”，或向志愿者传授养蜂技巧。

目前，组织已经在上海各区拥有20

个蜂箱，并吸引了1500名粉丝，其中

有不少年轻人成为了潜在的下一代

“城市养蜂人”——基本脱离商业活

动，以兴趣爱好来养殖蜜蜂。

■ 养蜂人马可

实现科学平衡


